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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 高

考发榜。

早上，阿贵匆

匆扒了几口饭便进

城了。他有点紧

张，他怕落榜，倘

若如此，他可能再

也没有读书的机会

了。他深深地吸了

口气，感到心在

“呯呯”直跳，脑门上也冒出了几排细汗。

走进校园，已有不少学生拿到了成绩单，兴高采烈者志得

意满，垂头丧气者如丧考妣，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看到此番

情景，阿贵不由得加快脚步，向班主任李老师办公室走去。

“阿贵，你怎么搞的，只差一分！”李老师有点激动，阿

贵可是他的得意门生啦！

阿贵感到脑袋“嗡”地一声，差点没晕倒。

“阿贵，没关系，再补习一年吧！”旁边达上分数线的同

学安慰他：“以你的基础，再考一次没问题。”

“ 阿贵没吱声。

“阿贵，咱俩一块儿复读吧？”阿贵的铁哥儿们臭蛋有气

无力地说。

“⋯⋯”阿贵依旧木讷。

“唉⋯⋯”李老师一声长叹，看着呆若木鸡的阿贵，她

知道现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把成绩单递给阿贵：“孩子，

想开点，啊！”

“⋯⋯”阿贵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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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贵漫无目的地走到大街上。他不知道是如何走出李老

师办公室门的。他不信，可事实偏偏就是这样！他回头看看

母校的大门，它依旧矗立在那里。一伙同学正喜气洋洋、有

说有笑地走出来，一定是那里面没有他！他转过身眼泪流了

下来。

他不知道如何面对父母和村里人。自他考入这所省重点

中学，村里人都认为他进了保险柜。在他们的思想里，孩子

只要进入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的门槛。他们看

来，考不上大学的一定是那些城里的小混混儿，靠走后门进

这所学校的。阿贵进了这所学校，了不起！阿贵的爸妈也觉

得脸面风光。他家四代文盲，到阿贵头上才有了读书上高中

的，成了，简直是秀才！这回能光宗耀祖了。阿贵爸是个老

裁缝，常年的弯腰裁衣背都有点驼了，自阿贵上高中后，人

们发现他的脊梁直了好些。阿贵也因此成了村里孩子的榜

样。哪家的孩子犯了错，动不动就被骂道：“你有阿贵一半，

我就是死了眼也能闭上！” 生子当如阿贵！如今阿贵爆

了个冷门，他们知道了，恐怕会惊得跌个跟头 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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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贵落榜就像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村子里传开了。村里

人爱磨牙根，对任何事都喜欢以他们的逻辑进行分析。有人

说这小子是不是考试有点慌堂 其实那叫怯场。有人说莫

非这小子没好好学，给他爸丢脸。有的说是他家坟山没发

热，对，准是！那肯定的神情就像他是阿贵家守坟的一样。

说着说着，都形成了最后的观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

子会打洞！阿贵就是那个种，没书香之份！然后嘟囔嘟囔着

满意地四散。

这话传到阿贵他爸耳朵里，自然令他心堵。他本来对儿

子满怀希望，他甚至盘算着儿子考上后一定要宰一头猪宴请

乡里乡亲，光彩一下。然而儿子的名落孙山，把他的美梦全

给打碎了。他胸中有股子气想撒在儿子身上，可他不敢，他

怕儿子受不了那刺激。万一有个意外，他更受不了。人是根

本，不能把儿子的精神弄垮了。生活，还得慢慢地过。令他

心急的是，儿子以后干嘛呀？再补习吧，他没钱。儿子上高

中还借了别人千 八百呢。刨地？儿子细皮嫩肉，手无缚鸡

之力，吃不了那苦。愁啊！他坐在门口抽烟，巴嗒巴嗒；阿

贵他妈在灶间做饭，抽抽咽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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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

文化层次越低的

人越信命。他们

认为世上的一切

都由命主宰，听

其安排。正因为

此，那些算命的

才有了生存的土

壤。阿贵爸苦闷

之余，想起了村

里的“半仙”三瞎子。

三瞎子排行老三，年过半百，马脸下一束花白胡子。阿

贵爸进了“半仙”的家门，进门之后是寒喧，寒喧之后递

烟，递烟之后点火，点火之后

“裁缝，今天莫非是为你家相公而来？”

“是，还不是为那愚子！”

“阿贵今年相差毫厘？唉，意料之中！阿贵属虎，今年

龙年，龙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半仙”摸摸他那花白胡

子，好像他的胡子代表着智慧和先见。

“唉，想再补习，不知明年运势怎样，您给细推一下，

直说啊！”

“直说”，掐指，念念有词。阿贵爸的脖子渐渐伸长

用期待的再长点怕要伸到“半仙”的怀里 眼光盯着他。

“半仙”忽而面露忧色，阿贵爸的脖子不由缩回半截；偶尔

“半仙”点一点头，阿贵爸的脖子又长了半截。

“此命运走天罗，男怕天罗；虎走天罗，缚手缚脚，

难！”阿贵爸的脖子彻底缩回去，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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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阿贵躲在

家里不曾出门。他不

想补习，不愿意爸妈

再为他操劳。他想应

该振作起来，不能让

爸妈看着他的样子伤

心，也不能让村里人

笑话他是孬种，经不

住打击。那以后干什

么？学裁缝吧！主意

已定，他的心虽还像压着铅块，但不那么沉重了。

以后的日子，阿贵跟随他爸走东家、串西家，上门做

活。他脑瓜灵、手脚勤，对技术活手到擒来，加上自小的熏

陶，很快成了好手。乡下人对衣服不太讲究，只要式样看上

去不错，便是上等手艺。时间是一剂良药，它能抚平一切创

伤，渐渐地阿贵的心情也好起来了。

春去夏来，已是一年。这天阿贵赶集归来，路过小芳的

家，隐约听到他爸的声音，停下来。

“咳，你家阿贵学裁缝，可屈了这孩子！”

“没办法，想给补，没钱。再说三爷说了，今年考更

难！”一阵沉默“，你家小芳呢？”

“跟他姑爷上武汉做裁缝⋯⋯”

阿贵听不下去。他不信命，故他不乐意让“半仙”去胡

说他的未来。路过“半仙”门口，已是晌午。他正在竹躺椅

上打盹，两只苍蝇在他张大的口上盘旋。最好让苍蝇撒几泡

如果苍蝇也会撒尿的话。阿贵恨尿熏熏他的臭嘴 恨

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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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阿贵

难以入睡。他躺

着胡思乱想，忽

然他想起了小芳

到武汉打工了，

脑子里闪过一道

火花，他坐了

起来。

小芳是他初

中的同学。阿贵

聪明，一学就会，但不爱守纪律。一天下午班会课，他正津

津有味地看武侠。一只大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拿走了小说。

接着阿贵作检查，书被没收。放学了，阿贵还不服，一脚踹

倒了讲台，讲台上的红墨水瓶一下正好砸在小芳脚踝上，跌

到地上碎了，小芳痛得蹲在地上哭。阿贵慌得不知所措。同

学们七嘴八舌地责备阿贵，教室里闹哄哄地。班主任闻讯赶

来，大怒。阿贵这回罪上加罪，同学们都为阿贵捏把汗。这

时，小芳站起来：“老师，是我不小心碰倒了讲台⋯⋯”

“去，上办公室站着去！”

晚饭后，小芳经许可回家。半路上，阿贵钻了出来。小

芳今天代他受过，又给他解围，阿贵心存感激，也很内疚。

他没敢回去，而且他想报答她一下。阿贵从怀里掏出一大块

锅巴：“小芳，今天我不好，你别生气了 给。”

“哪来的？”

“向食堂师傅要的。”

“你也来点。”小芳掰开一半给阿贵，两人嘎嘣嘎嘣地嚼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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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使他俩成为好朋友，上学放学都一起。伙伴们都

说他们形影不离，是在“那个”！阿贵其实没往那处想。至

于小芳嘛，姑娘的心，天知道！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上高中以后，小芳在阿贵的心里

渐渐淡忘，只是有时回家看到母校，才不由想起她。

阿贵并不甘于像他爸一样在乡村做一辈子的裁缝。男子

汉志在四方，他早已打算到外面去闯一闯，但不是无所凭借

漫无目的地游荡。他得有一技之长，这样在外才不至于太被

动。现在知道小芳出去了，他要追随小芳。在外有熟人的指

导，也容易适应新的环境。时机已经成熟，他不能再等待。

第二天，阿贵对他爸说明了心意。他爸一辈子没出过远

门，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如今儿子大了，不能像他那

样，得长长见识，所以即使心有不舍，但还是答应了。爷儿

俩一道上小芳家要了地址。小芳爸也乐意女儿和阿贵这样的

好青年呆在一起。

几天后，阿贵收拾停当。在父母依依不舍的泪光中，背

井离乡，出外淘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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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九

岁是一个富

于幻想和冲

动的年龄。

阿贵正是这

个岁数。他

放弃复读是

身不由己，

而他决定学

裁缝却是一

念之间。他

敢想敢做，盲目乐观，不计后果。任何事情有一点点的希

望，他便感到前途一片光明。

一路上，他思潮起伏，想得很远，缺什么想什么。阿贵

一生下来便跟爸妈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对钱有着特有的敏

感。因为没钱，他视金钱如粪土，钱是什么东西！他从没有

过富有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他有着莫可名状的诱惑。其实钱

还是多点好，他想。有钱他可买一身笔挺的西服；一块手

抬起手看看表表 ，文明而高雅；一双皮鞋 最好钉上

响钉，走起来“嘎⋯⋯”，引起别人的注意，也能证明自己

的存在。有了钱，碗里的油水自然多点。有了钱，可以娶媳

妇。他突然想起了小芳的两根羊角辫子，乌黑乌黑的，他喜

欢。他曾谎称她的辫子上有根草，要帮忙拿开，趁机摸了一

下，那种光滑柔软的感觉至今还留在他的手心上。小芳有副

好嗓子，他会吹笛子，要能娶她 他想起一句诗：小芳低

唱我吹箫。此乐何极！他兴奋不已，啪！一拍大腿

“要命啦！”低头一看，他拍到邻座大妈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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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贵自认为对武

汉挺熟，逢人津津乐

道，为啥？有诗为证：

之一，滚滚长江东逝

长江；之水 二，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

变通途 武汉长江

大桥；之三，昔人已

乘黄鹤去，此地空余

黄鹤黄鹤楼 楼。

黄昏时分，车子驶进汉口。街道上灯火通明，车来车

往，人来人去。阿贵开始打听小芳的地址。然而不是他听不

懂人家说话，就是别人听不懂他说的。他立刻感到一种身处

异乡的氛围。最后，他把地址写在纸上递给一个中年知识分

子，中年人把行车路线写在纸上。

公共汽车把阿贵载过长江，到了黄鹤楼站。阿贵下了

车，打听清楚步行的路线，迈开了轻松的脚步，他认为这是

他人生幸福的起点。他想象着小芳见到他时定会惊奇得张开
，字，甚至不敢相信似的的小嘴像个“ 揉揉眼睛。阿贵乐

了，他七问八问，七拐八拐，费了好大周折，找到了小芳的

地址，门是关着的。

呯！呯！！呯！！！

“谁呀？”

“黄芳在吗？”

“搬走了，不知搬哪位子去了。”

费了半天劲完成上述问答，阿贵全身冰凉。他拖着身子

在街上蹒跚“：小芳，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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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天 ，

阿贵找了个低

贱的旅社住下。

白天在大街上

寻找小芳，可

是人海茫茫，

到哪里去找。

他又到了小芳

原来的住处，

希望她能够回

到那里，可结果是失望。他沿着那条食品街往外走，耳朵里

是小商贩的吆喝声。

“拉面，兰州拉面，兄弟，来一碗，味道好极了！”小商

贩永远是一副笑脸，永远是一股热情。这副笑脸和这股热情

使好多人盛情难却，慷慨解囊。阿贵实在没有食欲，只好龇

牙，回报他一个笑脸。其实，它哪里是笑脸，仿佛哭丧，倒

把小贩给吓了一跳。

他感到是那么孤立和无助，他靠在大街的栏杆上。小芳

也许就在他身边，却咫尺天涯，他感到生活不是想象。他刚

出来时的希望破灭了。出师不利使他陷入尴尬的境地。阿贵

开始冷静下来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不愿意回家，既然走

出来就得走下去。他带的钱本就不多，现在更是所剩无几。

生活也许首先是为了这张口，只有先生存下来，才能畅谈事

业和理想。他望向远方，不远处有个女人坐在缝纫机旁做着

衣服。他冒出个想法，但随即又摇摇头。

“阿贵，你在干什么？”一个女人声音响起。

“啊，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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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妈，可碰上

你了。”吴妈是阿贵

的老乡，家住武昌。

自阿贵无意拍了她的

大腿后，一路上就聊

起来，直到武穴，她

下车看儿子去了。老

乡见老乡两眼泪汪

汪。阿贵眼泪没掉下

来，眼圈可是红了。

他举目无亲，束手无策，吴妈的出现就像从天上掉下一根救

命的稻草。

“阿贵，受啥委曲了？”阿贵一声叹息，把自己的处境一

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吴妈是个热心人，济人济在难处，她觉

得不能不管，想了一下。

“阿贵，我家还有间空房，先住在我那 去。”阿贵像是

绝处逢生，千恩万谢，把东西搬到吴妈家。吴妈家在大东

门，离小芳原住址青龙巷很近，坐车穿过胭脂路，拐个弯就

到了。

房子很小，放了一张床，余下的空间就不大了。里面放着

些家什杂物，还有一台缝纫机 旧的。看到缝纫机，阿贵心

里有了主意。收拾停当，吴妈让阿贵睡会儿，阿贵没睡意。

“吴妈，我想与你商量件事？”

“么事？”

“想在大街上给人缝补，也能挣几个钱。”

“小子，你想借我的机子？”

“正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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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门是个繁

华地段，这里还有

个居民区。由吴妈

联系，在街边巷口

的一家商店边找出

一块地安置下缝纫

机。吴妈开始在居

民区游说，给阿贵

做广告、打招牌。

一汉子风风火

火，提着短裤而来。“上面有个口子，缝一下多少钱？”

“三块。”

汉子掉转回头，快人快语：“一条短裤才五块钱。狮子

大开口，吓死人了⋯⋯”话没说完，腋下生风，绝尘而去。

稍顷，一老者徐徐而来：“裤子上有个小洞多少钱？”阿

贵伸出两个指头“。两毛？”

“不，两块。”

老者不知是出于惊讶还是受了惊吓，一哆嗦，差点儿跑

掉了鞋跟。阿贵也呆了。

一老太太一拐一跛而来，手里拿着块碎花布：“做个围

裙，多少钱？”阿贵伸出五个指头。

“五块？”阿贵摇了摇头“：五毛”。

老太太稍一低头，眼光从老花镜的上沿射向阿贵，审视

着他。阿贵有些惶恐“：嫌高？”

“不高，不高。”老太太喜笑颜开。阿贵做了第一笔交

易。缝纫机“嗒、嗒、嗒”地响着，一会儿围裙做成，老太

太乐得颠颠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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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

这个老太太

的宣传，接

二连三地倒

有十几个人

来 缝 缝 补

补。一天下

来，阿贵累

得够呛，赚

得不多，还

不够两顿饭钱。

吴妈看透了阿贵的心思：“孩子，万事开头难。起初有

点困难是难免的。只要你看准了往下做，收获会有的。你想

想，在这片居民区，还没有一个裁缝。这个大东门地区的繁

荣你是看到的。你做下去，以后会有发展前途的。”

“唉，吴妈，我真笨，连个价钱都说不好。”

“不会有啥关系，可以问，可以学呀，你这孩子！”一句

话把阿贵的脸给羞红了，但点亮了他希望的明灯。

他认真地检讨自己。他觉得自己心气虽高，但无志气，

一有困难就想退缩，这又如何能够做出一番事业？

吴妈的话给了他灵感。他隐隐约约的觉得，也许他现在

的关键不在于能够赚多少钱，而在于将来他可以赚多少钱。

他现在应该扎扎实实地去做，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去做，而社

会对其却有需求的事。也许以后发展起来便能赚大钱，那时

他就是赢家了。

其实地上并没有路，走着走着便成了路。阿贵决定开拓

出一条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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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何 事

都有个开头。

阿贵一开头

便遇到他前

所未有的困

难。以前，

他总觉得世

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可这次在困

难面前，他

才觉出举步维艰的滋味。这不同于以前他在家跟着父亲做衣

服，什么事都由他爸撑着，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和他爸商

量。他可以不考虑其他一切，只考虑如何认真地投人，甚至

能独当一面。裁衣时，他好好裁；做衣时，他认真地做。目

标只不过是做好他的本职工作，没有什么得失之心。如果把

那时的他比作搭船的，他最多不过希望水涨船高，但船的浮

沉却不是他所考虑的。

以前阿贵他爸告诉他许多经验之谈，他懒得听，嫌他啰

嗦。可如今一旦由他自己掌船，他感到自己很多事情都是外

行，以前不曾关心过和考虑过。比如，做衣服的工钱他就说

不好！没准儿以后还有什么困难在等着他。所以在此奉劝各

位朋友，做任何事之前必得好好准备，不能自以为是。发现

自己不懂，定要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勇于学习。

阿贵本想找个同行问问价格，但怕同行冤家，问了人家

怕不一定肯说；要是死皮赖脸，他又放不下架子，且看他如

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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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贵吃了

早点，便拿了

一件破旧衣服

出门了。他到

了青龙巷口的

那个裁缝那儿。

“补一补这

个小洞得多少

钱？”

“五毛。”

“贵点吧？”

“我在这儿一年 毛到一块，多了，价格一律。补衣服，

不过，现在也没多少人愿意穿补的衣服了。”

“是吗？我想做条裤子，多少钱？”

“ 块。”工钱

“一件上衣呢？”

“价格一样。”

“不知做一套西服多少钱？”

“那得看你用什么料子做了。”

“化纤呢？”

“二十。，，

“毛料呢？”

“四十。”

“小孩衣服呢？”

“小孩的衣服就不好说了⋯⋯”这个裁缝有点迷惑不解：

“你问这么多干嘛？”

“咳，家里人多，人多⋯⋯”阿贵脸红、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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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贵以同

样的方式问了

另外几家，价

格都差不多。

他还注意到他

们的生意都还

不错。他心里

突然产生这样

一个疑问：现

在满大街都有

卖衣服的，精

品屋里的衣服更是林林总总，为什么给人做衣服还有这么大

的市场？他一时理不出个头绪。

一不留神，他走进了大东门衣服批发市场。这里的摊位

一个接着一个。阿贵想看看市场上流行的款式和品种，在每

一个摊位前他流连忘返。他仔细地摸着衣服的质料，比划着

各部位的尺寸。有时，他取下衣服试试，不是大点，就是小

点，合身的少。摊主献上笑脸：“怎么样，来一件 阿贵摇

头：“总觉得不合身，价钱也太贵。”摊主满脸的一本正经：

“你得看这衣服的款式和做工，多好！质料也不错。况且我

们进价不低，还得交税！兄弟，我们不能喝西北风啊。要说

怎么样合身，除非自己做去！”一语惊醒梦中人，摊主的话

解答了阿贵心中的迷惑。他想，做衣服所以有生存的空间，

除了经济实惠之外，就是量体裁衣 合身。

其实经商的道理就在于：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小商要

想生存和发展，就要抓住大公司的弱点和盲区，寻找市场的

空白点。倘若人有我有，竞争之大，恐怕混口饭吃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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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贵做衣服实

在，针线不少匝，

价格也公道。他思

想活泼，善于钻

研，紧紧跟上时装

的潮流，做出的衣

服讨人喜爱。加上

吴妈的大力宣传，

阿贵的生意渐渐地

红火起来。这其中

吴妈的宣传占有一半功劳，只不过阿贵没有注意到。他的指

导思想是：真金子迟早会闪光，有麝自然香。以这种态度做

人，尚可称道，可是用于做生意就差得远了。占领先机，先

声夺人，抢占市场靠的是宣传。宣传才会吸引更多的顾客和

增加营业额，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才大。倘若仅靠少数几个主

顾的口碑来开拓市场，在此信息时代恐怕是落伍了。也许等

你这块金子闪光时，别人已通过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加大

宣传力度，把市场给抢了。初涉商海，这一点不能不

考虑。

阿贵到武汉以来两个多月匆匆忙忙，他难得有闲暇。他

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跟父母讲，于是铺开了信纸，写起了家

书，信的大意如下：

爸妈：

在家时时好，出门时时难。刚到武汉却没找到小芳，幸

好一老乡帮忙。我在别人店里摆了个摊做衣，生意蛮好。只

是有种寄人篱下、风雨飘零的感觉，所以我很想租个好的

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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